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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工智能的开发与应用不仅会引发教育领域的

多项变革，同时也会导致教师角色职能的多种变

化。对人工智能时代教育面临的挑战、教育的应对

之策以及教师角色的随势而变，已有多文予以探讨，

但以我国本土关于教师角色职能的传统表征体系进

行的分析并不多见。在韩愈的《师说》中，“师者，

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”是我国关于教师角色职能

的传统表征，曾国藩将之诠释为：“传道，谓修己

治人之道；授业，谓古文六艺之业；解惑，谓解此

二者之惑。” [1]那么，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角色职能会

有何“变”与“不变”，基于我国教师角色传统表

征体系来分析，“变”之因为何，而“不变”之源

何在？在我国传统教育教学实践中应如何理解这种

坚守与嬗变？我们有必要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。

一、人工智能时代教师面临的挑战：

传统教师角色职能的渐次弱化

韩愈所阐述的“传道授业解惑”的教师角色职

能，可以从字面意义上解读为“教授道理”、“讲述

知识”和“解答疑问”，但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

来，师者正经历“祛魅”过程，教师作为先行者、

薪传者和承载者的传统角色权威被削弱， [2]许多传

统角色职能价值正迅速流失。在人工智能时代，传

统教师的一些职能将由机器承担，甚至出现人机合

作的“双师课堂” [3]，例如，卢比奥·费尔南德兹

（Rubio-Fernández） 等开发的基于学生特征分组的

智能导师系统， [4]坎迪斯·沃金顿 （Candace Walk⁃
ington）和马修·贝纳茨基（Matthew L. Bernacki）开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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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基于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的智能导师系统，[5]余胜

泉等开发的基于育人知识图谱的“AI好老师”系

统，[6]都已成为教师辅导学生学习的得力助手。与此同

时，教师角色职能的分化越来越明显，期待单个教师

同时扮演好多重角色已越来越困难，必须寻求人工

智能技术的支持， [7]例如，借助智能设备作为人脑

的认知外包进行信息处理 [8]。当强人工智能已经可

以模仿人类完成很多教师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工作并

可以解答学生的疑问时，传统教师的价值正面临被

弱化的严峻形势，这种弱化从“解惑”开始发端，

扩展到“授业”，并影响到“传道”。

（一）“解惑”——学有专长、学高为师的“知

识-学问”优势的弱化

教师能够“解惑”，源于其享有“知识-学问”

的优势。在传统社会，人类知识相对有限，教师由

于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博闻强识，加之已在各自的

领域耕耘多年，学有专长而致学高为师，所以学生

的“惑”可以通过“从师”得解。然而，进入信息

社会后，知识呈几何级数增长，教师已不再全知全

能。面对众多的不解之惑，虽然教师和学生都有同

等的机会获得新知识，但由于年龄、习惯以及运用

新技术熟练程度等方面的差异，学生往往在信息的

搜索和获得上更具优势，这使得学生可能大量掌握

教师完全不懂的知识，师生之间施教与受教、管理

与被管、支配与从属的关系因而瓦解， [9]加之人工

智能技术支持的虚拟教师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海量

的信息终日不眠不休地答疑解题，这是人类教师

绝无可能做到的。教师如果无法解答学生的疑

惑，不仅教师的能力会被质疑，教师自身的价值

也必然会弱化，这种弱化使教师的职业魅力日渐

流失。

（二）“授业”——术有专攻、技高一筹的“技

术-能力”优势的弱化

教师能够“授业”，源于其具备“技术-能力”

优势。在传统社会，教师大多掌握精湛技能，这些

“技术-能力”可终身受用，它使“术有专攻”“技

高一筹”的教师受人尊重。但在人工智能时代，知

识和技术转型升级越来越快，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

智能大有接近和超越人类之势，卡佳·格雷斯

（Katja Grace） 等人甚至专门发布了《人工智能何时

超越人类》的报告，对人工智能在现有职业领域超

越人类的可能性进行公开预测。 [10]一方面，各类工

艺要求越来越精密，人在技术上已很难胜过机器，

另一方面，新职业、新技术的不断涌现，使得学校

教师所教授的知识和技能往往未出校园就已过时，

如果教师掌握的这些技能只是未来无用的“屠龙

术”，教师所授之业必然难以获得学生内心的深度

认同，致使传统教师的优势日渐消退。

（三）“传道”——闻道在先、道统一尊的“引

领-宣传”优势的弱化

教师能够“传道”，源于其被社会赋予“引领-
宣传”的职责，这是由教师的社会身份所获致的优

势。传统社会中的价值体系标准相对统一，在封闭

的教学场域内教师近乎唯一的知识源。由于闻道在

先、道统一尊，教师被赋予足够的管摄力，可以安

排统一的时间、地点、进度、方式来现场“布

道”，进行规训、引领和宣传，通过口耳相传来

“教授道理”，学生以倾听和模仿的方式来学习。但

在人工智能时代，获取“道”的路径已不再局限于

教师，范围广、形式多、交互性强的各类网络媒体

的跨时空传播，使信息传递更加便捷高效。机器不

仅不知疲惫，还能显示学生的隐性探究过程，提供

更多的方向和路径选择，甚至能够以“具身模拟”

方式帮助学生规划和安排学习进度、预估学习成

效， [11]这些都无疑会给教师造成极大冲击。有研究

者甚至认为，未来教师传授知识的教学角色将会被

人工智能所取代， [12]传统教师“布道”式的“引

领-宣传”已经很难再有吸引力。

二、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角色的不变

之源

人工智能赋能于教育已成为未来教育的主要趋

势。 [13]教育技术日新月异地跨越式发展，使得传统

教师的角色渐次弱化，为此有人提出，“传道、授

业、解惑”要么已不再是网络时代的教师形象， [14]

教师角色应该再造，被赋予全新的定位 [15]；要么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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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所更改，例如转变成为“传道、授方、启疑”[16]；

要么传道、授业和解惑的内容要与时俱进，例如传

道要教授思考、授业要培养心智、解惑要提升禀

赋。 [17]但在人工智能技术大发展的背景下，机器已

经发展到既能教知识，又能在教知识的过程中培育

人的价值观 [18]，许多教师所担负的教育教学工作大

概率上会由未来的人工智能机器承担。武断地宣称

人类教师将被人工智能完全取代未免过于悲观，但

武断地认为人类教师永远不会被人工智能替代也是

一种盲目乐观。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师，需要发挥自

己相对于机器的独特优势：道德、情感、哲学、审

美、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等， [19]特别是在人际

互动中相较于智能系统的优势，这是教师角色职能

的不变之源，是教师育人价值之根本所在。

（一）“惑”之趣、“惑”之情：感惑、思惑、

解惑中的情感倾向

教师与学生在对“惑”的探寻中形成学与教的

乐趣。解惑不是一项单独的行为，它必须通过各种

导惑手段引出更多的“惑”，使教学成为一个趣味

横生的过程。人工智能虽然可以提供各类学习支

架，例如利用学习大数据精准诊断学习过程中的问

题，但教师围绕着“惑”引导学生从感惑到思惑，

在共同应对挑战的过程中解惑，这一过程不可或

缺。教师通过趣味引导，让学生步步深入并享受学

习的乐趣，帮助学生由边缘性学习参与者向主体性

学习参与者转变，最终使师生成为“同道之人”，

这是人工智能技术无法完成的任务。

教师与学生在对“惑”的求解中建立情与感的

联系。“惑”是学生的学习动力之源，也是学生

“从师”而问的渊薮。正是在“学”和“问”之

间，“惑”得以解答，师生情感关系得以建立和加

强。人工智能机器虽然可以回答问题，却只能给出

程序化、模式化和标准化的回答，由于它不具备同

理心，问答缺乏深度的情感交互，这样的教学难以

构建亲密关系。在教学中，师生间构建的相互信

任、亲密无间的教学关系有着不可替代的、至关重

要的作用， [20]因为教学场域内的个体都不是孤立

的，而是关系中的个体，其主体身份和交际网络都

是通过关系识别和关系认同得以确立并加以强化

的。 [21]只有通过解惑烛照和点亮学生，构建起良性

的师生关系，教师才可以充分发挥其个人魅力来

“授业”和“传道”，使学生以“亲其师”来“信其

道”（《学记》），进而主动学习，在感惑、思惑、

解惑的基础上建立师生之间的情感依赖。

（二）“业”之功、“业”之向：授业、立业、

创业中的意志行动

教师授业首先需呈现“业”之功。“业”之所

以被人珍视，源于它有功用，但这绝不意味着其功

轻易可识、唾手可得。所谓“欲戴王冠，必承其

重”“非不能也，是不为也”，教师的授业不仅是传

授技术和能力，更重要的是在授业、立业、创业过

程中展现出坚定的意志，以此呈现“业”之功和

“业”之力，帮助学生磨炼和锻造自己。教师“率

先垂范”，充分发挥自身魅力，使自己的德行、事

业为学生所推崇、仰慕，其意志行动才可能为学生

所效仿和习得，进而使学生找到未来人生努力的方

向，为之毕生奋斗，终身学习。以授业来帮助学生

立业和创业，这项角色职能机器实难履行，必须要

教师亲身示范。

教师授业重点在指引“业”之向。授业的核心

其实并不仅仅是“讲述知识”，知识只是提升学生

能力的工具而已，“授业”真正的任务是要帮助学

生去立业和创业，能够像孔子那样“十有五而志于

学，三十而立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，进而确定自己未

来的事业方向。教育技术的大发展使得运用增强现

实和虚拟仿真技术创设各种学习情境成为可能，但

由于人工智能神经元网络的自我学习及其与环境互

动所能达到的极限都无法超过图灵机的行为组合，

它不可能具有自我意识、主体性和自主性， [22]因此

难以为学习者提供在社会中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

择。学习者授业、立业、创业的意志行动，以及学

习、奋斗努力的方向，均需要教师的指引。

（三）“道”之价、“道”之重：求道、知道、

兴道中的生命追求

教师负有传道的使命。所谓“传道”，不能仅

理解为“教授道理”或“讲道理”，其重心在于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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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“道”的文化精神、意志和旨趣，也就是要传承

“道”的价值。教师的价值源于“道”的价值，正

所谓先有“道尊”然后才有“师尊”，“道之所存，

师之所存也”（韩愈《师说》），“师”之价值主要在

求道、知道、兴道中得以体现。《中庸》说：“修道

之谓教”，王阳明将“修道”解释为“诚之者也”[23]，

这个“诚”就是在对“道”之价、“道”之重的认

可后，通过求道、知道、兴道过程展现出的生命追

求行动。人工智能虽然可以“传递知识”，但它不

会有求道、知道、兴道的生命追求，只有人才会

有。这决定了教师可以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来传道，

但人工智能技术却无法脱离人主动传承人类的文

化。这是人工智能时代机器所无法实现之事，却是

教师角色职能的核心价值所在。

教师担有弘道的重任。“道”不是虚无缥缈

的，它需要人去传承和发扬。无论在任何时候，教

师不仅要传承和创造文化，更要勇于担当培育未来

文化创造者的重任。 [24]只有鼓励更多的人“志于

道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，在求“道”中知“道”，并

主动去传“道”，才是教师的主要职责和任务。朱

熹说“道，犹路也” [25]，路是人走出来的，只有走

的人多了，它才能成其为路。所以，教师只有在

“弘道”中才能成为教师，其之所以能成为“道”

的代表，为众人所尊，也正是由于教师将“传道”

作为自己主要的角色职能和人生使命，其有“志于

道”“明诚”而已。这便是《荀子·劝学》中所说的

“必由其道至，然后接之；非其道则避之”。人工智

能不可能有“弘道”的誓愿，只有“人能弘道”，

故而也只有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师者。

三、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师角色：在

核心要素不变中有所转变

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师虽然会受到各类新技术的

冲击，但教师在人际交往或互动中培养学生的理

想、信念、情感、爱心等精神世界方面的作用是人

工智能永远都不可能替代的， [26]所以，教师“传道

授业解惑”的核心要素亘古不变，而变的只会是在

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呈现出来的角色表征。

（一）由“解惑”转向“寻惑”，以“惑”为支

点构建学生质疑问难的教学场域

“解惑”的前提是感受“寻惑”的乐趣。学习

有乐趣，学习的乐趣在于享受寻惑到解惑的过程。

有学者认为，在信息社会，学生并不缺乏信息，也

就无需记忆性知识，取而代之的是希望获取方法性

知识，[27]但人工智能同样可以提供概念式支架、程

序性支架和策略性支架帮助学生学习，回答有明确

标准答案的问题。故在人工智能时代，教师真正的

核心价值绝不仅是提供标准答案式的解惑，其更重

要的工作是通过引导学生感惑、思惑，借助“不愤不

启，不悱不发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之力，在寻求惑的

解答中举一而返其三，通过“循循然善诱人”（《论

语·子罕》） 之技巧，让学生“欲罢不能”，引导和

帮助学生找到问题、发现问题，进而跳出“井底”，

在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生成新的问题，直到

学生在“乐学”中养成“从师而问”的习惯。

“解惑”的过程是引导“寻惑”的探索。解惑

不是一个单向度、有着绝对停止点的问答过程，即

便是教师，也需要在引导学生寻惑中“温故知新”

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。这就是为何像李蟠这样“六艺经

传皆通习之”的人，韩愈也要嘉其志，引导其向学

的原因。为什么“子入太庙，每事问”（《论语·八

佾》），为什么孔子要赞赏孔文子“敏而好学，不耻

下问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？这里有主动寻惑、虚心

问“道”的态度。所以人工智能时代教师的解惑不

是直接告知学生问题的答案，而仍然是“道而弗

牵，强而弗抑，开而弗达”（《学记》），通过学生

的质疑问难，使学生寻惑的过程成为以“兴道”

“向学”为目的的学习和探索过程。真正的解惑绝

无标准答案，故人工智能难以应对，因为它要促使

学生在不断的问题探究中去深入思考，在师生的共

同探索中实现师生的共同成长。

“解惑”的目标是构建“寻惑”的场域。所谓

“师非道也，道非师不恃；师非学也，学非师不

约” [28]，教和学从来都非孤立的、割裂的，它们在

教学场域中共生。 [29]孔门弟子能陪着老师周游列

国，“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”（《论语·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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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》），因为师生间构建了强关系的教学场域。教学

场域是在从寻惑到解惑的过程中构建的。韩愈刻意

问“君子不齿”的“巫医乐师百工”，何以智识

“反不能及，其可怪也欤”，就是希望通过引导李蟠

通过寻“惑”来与自己构建师生共同学习的关系。

透过字里行间，我们能感受到韩愈对李蟠“学于

余”行为的由衷欣赏和期待与之构建师徒关系的强

烈愿望。所以，解惑绝非简单地“解答疑问”而

已，借助基于各类技术的信息沟通的便利条件构建

师生共同寻惑的教学场域，这才是解惑的目的。

（二）由“授业”转向“立业”，以“业”为基

础帮助学生规划人生的未来志向

“授业”的基础始于教师“立业”中的率先垂

范。杨雄在《法言·学行》中说“师者，人之模范

也”。教师并不一定要全知全能，但必须具有良好

的德行和专业素养，凸显其人格魅力，在自身的

“立业”中做到率先垂范，才能促使学生以之为榜

样，时时“见贤思齐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，自觉自愿

地接受教师所教授之“业”，并在这一过程中找到

学习的方向，养成学习的习惯。所以教师才需要经

常反省自己“传，不习乎？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。传

统教育如此，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亦然。

“授业”的能力源于教师“立业”中的终身学

习。韩愈之所以批评那些只把“授业”当成传授

“书”中知识和“句读”技能的师者，是因为他们

授完即毕，自身却未有成长。胡承诺说“古人虽曰

教人，半是体验身心，而皆获其益” [30]。教师的职

责应是引导和帮助学生浸入教学境脉，利用网络不

断更新的资源与学生共同学习、共同提高，这才能

在人工智能时代实现《学记》中所言的“教学相

长”，实现当今社会倡导的“教师专业发展”。

“授业”的可行在于教师“立业”中的优势认

同。学习绝非一时一刻之事，它源于一心向学的习

惯。只要有了方向，能依此“立业”，就能够吸引

同行者，获得其内心的认同。正所谓“德不孤，必

有邻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，我们总能在笃志前行中找

到“同道之人”，发现对方的相对优势，从他人那

里获得德行、知识、技能等有益于自身成长的部

分。当教师在学生面前充分呈现自己立业的优势，

引发学生学习和仿效，“授业”将浸润于师生日常

言行举止中，成为学生未来立业和创业的基础。

（三）由“传道”转向“探道”，以“道”为追

求引导学生献身真理的探索创新

在“传道”中探索构建“道统”。有道统，才

有传承；有传承，才能行道。在《原道》中，韩愈自

陈他要“明先王之道以道之”，故而陈寅恪评价说

韩愈欲“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” [31]。李氏子蟠

“六艺经传皆通习之”，却没有感到“位卑则足羞，

官盛则近谀”，仍然“不拘于时，学于余”，所以韩

愈“嘉其能行古道”，愿意与之形成一种传承关

系。通过写《师说》，韩愈在身体力行中努力探索与

李蟠如何建立道统，引导其献身真理并力求创新。

即便到了人工智能时代，这也是教师主动收徒以建

道统的榜样。

在“传道”中探索笃行“道志”。韩愈写《师

说》，通过率先垂范，主动担责，公开将自己的“志

于道”“吾师道也”以述文的方式呈现给众人看，

这就是他在《谏臣论》中说的“修其辞以明其道”，

公示自己将行道志、承道统，欲与李蟠一同“行古

道”，“学以致其道”。在人工智能时代，虽然各类

知识可以在网上共享，但知识并不代表文化本身，

要培育学生“志于道”，就需要教师勇于担当文化

传承之责，敢于运用技术手段，与学生探索如何构

建基于同一道统的共同体，共同继承和发展往圣

绝学，引导学生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探索创新。

在“传道”中探索培育“道义”。有意义才有

献身真理的勇气。正所谓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（《论

语·卫灵公》），教师要能传道，就必须探索培育道

义。为何韩愈批评世人“圣益圣，愚益愚”？因为

这些人“坐井而观天”（《原道》），也就是源于当

时众人对“道”所知甚少。《论语·阳货》里说“君

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”。韩愈坚信

“道”是可以培育的，因而不惧时讥，不怕“群聚

而笑”，大胆收徒。正如汪濒所言，他的举措不仅

是兴儒学的一个内容，更是为了培育新生力量。 [32]

在人工智能时代，通过大数据匹配师徒，教师以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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徒的方式来“育道”，共同传承和发扬经典文化，

主动承担起“兴道”的重任，此亦是人工智能时代

教师的应有之义。

人类进入人工智能时代，传统教师角色渐次弱

化，教师的角色地位必然面临挑战。但智能系统不

可能完全替代人类教师，教师应发挥自身在人际互

动中相对智能机器的优势，用情感、意志和追求来

影响学生，这是教师角色永远不变的价值所在。因

为无论技术发展到何时，都是师生而不是人机形成

“兴道”的共同体，都是教师而不是机器能帮助学

生寻惑、立业和探道，成为学生学习和效仿的榜

样。当教师以“惑”为支点构建学生质疑问难的学

习场域，以“业”为基础帮助学生规划人生的未来

志向，以“道”为追求引导学生献身真理的探索创

新，师生共同构建起面向未来的学习共同体时，教

师的角色也在坚守其固有价值的过程中，悄然发生

着转变。教师只有主动应对这一转变，在核心要素

的不变中发现变的空间和机遇，才能主动应对人工

智能时代机器对自身角色的挑战，彰显教师职业的

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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